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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端午，朋友递
给我一个格外特别的粽
子，那是一只比我巴掌
还大的长粽，与我们常
吃的三角粽截然不同。
拆开粽叶，糯米的清香
味瞬间在屋里弥漫开
来，尘封的记忆也随之
从心底缓缓苏醒。

三十年前，我十八
岁，父母因病相继离世，
尚未完成学业的我不得
不早早开始自谋生路。
舅舅见我处境艰难，便
托人在他所在的城市为
我谋得一份清洁工的工
作，即便只是打扫庭院，
我也欣然接受。那单位
家属院的门房有两层，
领导将二楼的一间小屋
临时分给我住：两张长
凳架起一块木板，垫上
褥子，铺上母亲留下的
花床单，被子是姐姐帮
我缝好的。后来领导又
特意让我去家属院的小
库房里，找了张旧书桌
和旧凳子。每个清晨，
我拉开淡绿色的窗帘，
推开玻璃窗，晨光便透

过那窄窄的窗户洒在书桌上，那是我心
底最温暖的颜色。我在这个小小的“家”
里，一住就是三年。

那间小屋紧邻马路，虽有车马喧嚣，
但关上门便能静下心来读书。唯有一个
声音总扰我“清静”，通常在午后，我们快
结束午休时响起：一位年长的阿姨，拖着
绵软的长音由远及近的叫卖“粽子……
卖粽子喽……”，接着手推车的轱辘声就
闯进耳膜。我知道车上摆着一口铝锅，
里面装着各式粽子，有红枣蜜粽、豆沙
粽、清水白粽等。若要买，阿姨便娴熟地
剪线、拆粽叶，把“褪去外衣”的粽子放在
小碟子上，用小刀轻轻划上两刀，淋上蜜
糖。那甜丝丝、带着凉意的粽子入口，霎
时像一块冰，浇灭了暑气，也抚平了夏日
里的躁动。

微薄的工资，时常入不敷出，每逢休
息日，舅舅就叫我过去吃饭，给我改善伙
食。那些年的夏天，每次去舅舅家，他除
了做一桌饭菜，临走时还不忘塞给我几
只粽子。回到小屋，书桌上摆着一排书，
我随手抽一本坐下读，直到暮色渐浓，肚
子饿得咕咕叫，才打开灯，拆开舅舅给的
粽子，细细咀嚼，糯米的清香混着书页的
油墨味，成了我那几年最富足的精神慰
藉。

后来远嫁南方，每逢端午吃到的粽
子，不是包着咸蛋黄，就是裹着肥肉，我
总也吃不惯。有一次，婆婆提回一串小
巧的甜粽，转身从厨房拿来白糖罐：“这
粽子得蘸白糖才好吃。”只见她先在碗底
铺了层白糖，再把剥去粽叶的粽子放进
小碗里滚了滚，让它裹上一层细密的糖
粒，这才将碗递给我：“现在尝尝。”我忽
然想起舅舅当年塞给我粽子的模样，低
下头轻轻咬了一口，软糯的米香裹着白
糖沙沙的颗粒感在舌尖散开，那甜味直
抵心底，像一根细弦被悄然拨动，眼眶竟
忍不住湿润了。等情绪稍稍平复，我抬
起头，嘴角扯起一个甜甜的笑，对婆婆
说：“真好吃。”

看着婆婆鬓角新添的几缕银丝，在
暖光里泛着柔润的光泽，我忽然明白，那
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甜味，连同岁月中流淌
的旧时光，一下子就漫上了心头。原来无
论在何处生活，爱，始终都围绕在身边。

粽
香
里
的
旧
时
光

○
朱
保
云

梁峰出版了两部诗集，分别是《致敬岁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4月版）和《岁
月诗痕》（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2026年1月
版）。这两部作品收录了新诗和格律诗词，它
们如同硬币的两面，一起构成了一个立体的
诗歌空间，前者自由奔放，像江河奔涌，后者
严谨工整，像松柏挺拔。二者虽然形式存在
差异，但在精神脉络上保持着密切联系，形成
了“新诗旧律”这种互文和对话的关系。当代
诗坛中双轨并行的创作实践并不多见，这可
让我们从一个新角度来理解梁峰诗歌的独特
价值。

一、宏大叙事与微观褶皱的辩证统一
梁峰诗歌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他把家国

情怀的宏大叙事和个体生命的微观体验结合
在一起。不管是新诗还是旧体诗，他都在“致
敬”的庄重姿态中，悄悄进行着一场深情的

“抒情考古”。
他在新诗《党旗颂》中这样描写革命历

史：“鲜红的旗帜里藏着一百年的力量/旗帜
上那些针脚是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的岁月/
每一根线都穿过弹孔与鲜血。”在这里，宏大
的党史被还原成母亲的针线这一具体且温热
的细节，抽象的时间在具象的物象中获得了
可以触摸和感知的质量，在七律《在党旗下宣
誓》中，他写道：“身当九千万粒粟，志作八百
里涛音。”“九千万粒粟”这一意象把党员个体
比作微小却不可或缺的粮食，和“八百里涛
音”的壮阔形成张力，体现了大中有小、小中
见大的特点。

“大中有小、光中有影”的辩证笔法在旧
体诗《汀泗铁魂》中也变得非常明显。桥垣上

留下的弹孔记录着忠烈的精神，田间地头的
茶树云雾安慰着鬼雄的英灵，“弹孔”作为战
争的微观印记，“茶云”代表和平年代的日常
图景，两者放在一起，历史的伤痛和当下的安
宁就有了明显的对话。梁峰的诗一直拒绝浮
光掠影的概括，坚持对对象进行“肌理、褶皱
和裂隙”的挖掘，这便是他超越单纯颂歌、达
到丰富意蕴的主要原因。

二、现代意象对传统格律的成功“破壁”
假如新诗的自由形式天然适合容纳现代

经验，那么梁峰在旧体诗词创作中最大的突
破，就是把高铁、电商、二维码、无人机、直播、
芯片等现代事物自然融入传统格律，达到了
旧瓶装新酒的艺术革新。

七律《电商兴桂》可以说是典范：“键盘敲
破九秋霜，网销金英达八荒，带露琼苞刚入
镜，穿云驿骑已驰江”，“键盘”“网销”“入镜”
等现代词汇同“琼苞”“驿骑”等古典意象结合
得非常自然，没有产生不协调的感觉。新诗
《家乡变奏曲》中也写道：“如今的乡村/是美
丽中国花园里娇艳的花/每一片花瓣都绽放
着小康”——“二维码”“小康”等时代热词被
赋予了诗性表达，读起来亲切自然。

该种创新并非生硬嫁接，而是使现代元
素和传统意象形成互补，七律《滕王阁》里，

“物联网连今古梦，霓虹灯续大唐章”，“物联
网”和“霓虹灯”把滕王阁的古今变化变得具
体，不仅扩大了格律诗的表现范围，也使作品
拥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陈佐松在序言中指
出，梁峰达到了“守正出新”的境界，他在坚持
平仄对仗法则的基础上，敏锐地把握了新时
代的精神状态。

梁峰将现代元素融入其中，主要不是为
了展示技巧，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主题的
表达。新诗《金山银山金银山》中“绿化不是
倒退/而是另一种前进”的生态哲思，旧体诗
《油菜六记》里“直播带货连千邑，科技增产惠
万黔”的乡村振兴书写，现代意象都成为承载
时代主题的载体，而不是表面的点缀。

三、故土情结与人文关怀的精神共鸣
故乡在梁峰两部诗集中多次出现，成为

情感起点，不管新诗还是旧体诗，他描写咸宁
和嘉鱼这片土地时都怀着深厚的感情，构成
了贯穿始终的故乡叙述。

他在《咸宁，我深爱的家乡》这首新诗中
写道，万国咸宁这个名字包括着千年的祈愿，
桂花的香气从五百年前的枝头一直飘到现
在。旧体诗《咸宁桂花吟》则吟咏：咸宁八月
桂云稠，金粟垂枝压楚丘，同一片桂花林在新
诗中自由舒展，在旧体诗中凝练隽永，形式不
同，情感相通。

更重要的是，他描写故乡的内容没有局
限于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怀旧，而是把历史记
忆和现实发展进行交织。新诗《咸宁的桥》
里，汀泗桥有一百年前的月光凝结成青石上
的苔衣，北伐军的战马嘶鸣从地心升起，旧体
诗《汀泗桥》里写道：“铁衣曾染碧波东，弹孔
犹铭北伐功。”这同一座桥，同一段历史，两种
诗体一起完成了对英雄土地的致敬。

这两部诗集都关注普通劳动者，这属于
它们共同的人文底色。新诗《打工人》和《流水
线上的农民工》描写底层奋斗者的辛苦和尊严，
手指在流水线上跑动，好像这样就可以摆脱身
后黑色的影子。旧体诗《平凡世界》和《街头速

写》系列中，“卖菜翁”“修鞋匠”“环卫工”等平凡
人物纷纷进入诗歌：秤星浮雪量天地，茧掌摊开
岁月金——这种“为苍生立传”的写作姿态，使
梁峰的诗歌走出象牙塔，贴近生活。

这两部诗集中都包括对人性善恶和处世
哲理的思考。新诗《人性之美莫过于诚》《开
悟与修行》和旧体诗《见世情廿咏》《见善恶十
咏》形成了精神互文，一起构成了梁峰作为诗
人知识分子的价值底色。

梁峰在《岁月诗痕》后记里承认，格律诗和
新诗就像他的文学双翼，一翼传承古典精髓，
一翼拥抱现代精神，共同承载着对岁月深沉的
致敬，该比喻正好说明了他创作的主要特点。

当代诗坛中，新诗和旧诗相互隔绝的情
况已经非常普遍，像梁峰那样既能够同时进
行双轨发展又都有各自建树的诗人较少。他
的实践表明，新诗的自由和旧诗的格律并不
是完全冲突的，而是可以互相滋养、彼此启发
的。新诗给旧体诗词带来了题材拓展和语言
革新的活力，旧体诗词也给新诗提供了意境
锤炼和音韵美感的参照。

《致敬岁月》和《岁月诗痕》这两部作品分
别表现了不同的创作方向，前者属于面向时
代且直抒胸臆的自由之歌，后者则属于回望
传统并且经过精雕细琢的格律之吟。二者表
明，只有立足于时代、扎根于生活、坚守于传
统、勇于进行创新，才可以使诗歌无论是新体
还是旧体，在新时代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梁峰通过四十余年创作实践，向我们展示了
一位诗人怎样在岁月的天空里飞翔，在“致
敬”和“歌唱”中，完成了对生命、家国和时代
的深情辨认与铭记。

诗歌创作的“新诗旧律”互文与时代共鸣
○ 周航

在赤壁城的南面有个地方，
这里曾经叫长办施总，
现在是陆水枢纽管理局。
这里矗立着一个看似平常却绝不平凡的

大坝，
——陆水枢纽工程三峡试验坝。

山河寂静，大坝无声。
历史不会忘记，
六十多年前那一纸文件，
写下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记录了共和国领导人的宏韬伟略，
擘划出新中国水利建设的蓝图，
让陆水枢纽工程的名字隽刻在荆楚山河

的画卷里，
也让三峡试验坝的功勋承载在历史的丰

碑上。

历史不会忘记，
1958年10月那一声号令，
一万多名解放军战士，
四万多名援建民工，
天南地北的技术人员，
三千名集体转业的铁道兵，
汇聚在陆水河泥泞的石滩，
一千多个昼夜的奋战，
肩挑手提，战天斗地，
日以继夜、愚公移山。
200多项水利科研数据，
让山河彻底改变了模样。
群山间竖起一座巍峨大坝，

湖岸边蜿蜒十二座副坝，
坝底下暗藏着一座发电厂，
它们组成陆水枢纽工程三峡试验坝。

这不仅是一座普通大坝，
也不仅是一座小型发电厂，
甚至不仅仅让河流改变了模样，
陆水枢纽工程一出生，
就承载着光荣的使命。
200多项水利科研成果，
世界首创混凝土预制安装技术，
为三峡工程留下宝贵的数据，
为中国水利建设积攒了底气和力量。
它抵御了多次大的洪峰，
它灌溉了流域内万亩良田，
也让两万多名移民翻开了新生活的篇章。
试验坝傍的长江水利水电学校，
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水利人才，
他们成为中国水利建设的点点繁星，
闪耀在大江大河的工地上。

山河寂静，大坝无声。
六十多年弹指一挥间。
陆水枢纽工程如一位花甲老人，步履蹒

跚。
共和国没有忘记这座功勋坝，
5.3 亿的除险、加固工程，让花甲老人焕

发新颜。
1号坝改造为有闸控制非常溢洪道、新建

交通桥和泄洪渠；
主坝、2号、3号坝除险、防渗，北灌溉渠人

行道改造、新修防汛公路畅通无阻；
水文监测系统让水质保持生态平衡，
陆水河的鱼儿通过自动升鱼机重返故园，
加固后的三峡试验坝正发挥更智慧、生

态的功效，造福流域的万户千家。

山河寂静，大坝无声。
今天，漫步在三峡试验坝，
放眼库区，陆水湖碧波荡漾、水质A级是

国家4A风光；
回望坝下，一河两岸灯火璀璨照亮市民

休闲散步的日常，
凝望坝底，蕴藏城市动力的发电厂，
每一次转动如铿锵的心跳，为千家万户

泵来源源不断的明亮；
蓄水、防洪、供水、发电、旅游观光，
三峡试验坝的功效，远不止六十年、六百

年，
更是造福子孙、庇佑古城的千年屏障。
此刻，站在亚洲最长粘土坝——8号副坝旁，
环顾四周，山清、水秀、堤美，无限风光。

山河寂静，大坝无声。
历史的功勋并没有被遗忘，
人们记得，
陆水枢纽工程是中国水电建设的揺篮和

功勋；
它守护着一方水土的安澜，
它滋养着万千百姓的平安；
它更是赤壁，
这座历史古城熠熠生辉的名片。

历史不会忘记
——三峡试验坝前的沉思

○ 罗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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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扇微凉
○ 欧兢兢

抽屉深处那把蒲扇
竹骨已被汗水浸成琥珀色
奶奶摇过的夏天
全收在这一圈圈旧纹路里

蝉叫得人心里发烫
她坐在藤椅上慢慢摇
风不大
刚好够吹干我额上的汗
井水镇过的西瓜切开
红瓤甜到了嗓子眼
她笑着说，慢点吃

后来我走了很远的路
空调吹出来的风太冷
冷得让人想不起
那年蒲扇底下
为什么连梦都是暖的

如今扇子旧了
她也老了
可我每回握着那竹柄
还是觉得——
有一双手
替我把整个夏天
轻轻摇成了温柔

那些旧日子不说话
却比什么都结实地撑着我
往后每一个
快要撑不住的黄昏

暴风雨
○ 听松

压抑了多久
让你如此震怒
不管不顾
不计后果地
表达自己的情绪

前面是风
后面是雨
你裹挟大片的乌云
誓要碾压眼前的一切
那狰狞的面孔
平复后的你看到
肯定会吓自己一跳

穿行在暴风雨中
叩问人世炎凉
无处躲藏
无处逃避
但仍坚信

风雨过后才能见彩虹
磨砺之后才会有成长
我更相信
一定能穿越这片风雨
达到理想的彼岸

龙舟的鼓声
○ 陆章健

龙舟的鼓声
有节奏
有力度
助兴端午这个节日
喧闹我的村庄
鼓声阵阵
激昂我年少时的心跳

又是一年的端午节
龙舟的鼓声
在我的梦中响起
鼓声阵阵
那节奏
那力度
似在喊我
加速归乡的步履

梦里我还看到
击鼓的棍子
敲痛了我的乡愁

像一丛竹那样立身
○ 赵浩平

梦见自己，长成一丛青竹
风过林隙，竹影晃动
心意的人，踏光而来
我微微颔首，抖落竹屑

他脚步未停，不肯为我驻足
我便收拢四散的细枝
任凭秋霜覆叶，冬雪压梢
春来依旧破土抽新
一岁一枯荣，一岁一重生
根须深扎厚土
此生便学青竹，清直立身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
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
凉的。”

每次读到汪曾祺先生这句话，我总会想
起老家院子里的那口井。夏天好像就是从这
一声“咔嚓”开始的。

文人写西瓜，总带着点脱俗的雅气。南
宋文天祥写过：“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
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切个瓜，硬是写出
了金戈铁马的豪气。元曲里也有“楼高水冷

瓜甜，绿树阴垂画檐”的句子。西瓜古称“寒
瓜”，在古人的笔下，它消解的似乎不仅是三
伏天的暑热，还有凡俗的烟火气。

其实除了诗词，丰子恺先生还画过一幅
名为《西瓜》的漫画，寥寥几笔，几个孩子正围
着大西瓜大快朵颐，连瓜皮上的纹路都透着
俏皮。但在我小时候，西瓜没那么多诗意，它
就是漫长夏日里最实在的盼头。

那时候家里没冰箱，井水就是最好的冰
柜。午后，父亲会把刚买回来的西瓜用麻

绳系好，慢慢沉到井底。那几个小时是最
难熬的，小孩子的眼睛总忍不住往井台边
瞟。等到傍晚，暑气稍微退去一点，把瓜捞
上来，瓜皮上全是细密的水珠，摸上去透骨
的凉。

母亲把瓜放在院里的旧木桌上，手起刀
落，“咔嚓”一声，瓜裂开了。没有文天祥诗里
的“苍玉瓶”那么讲究，但红瓤黑籽露出来时，
那股清甜的味道瞬间就飘满了院子。

我总是等不及，抓起一块就啃。井水镇
过的瓜，凉意顺着喉咙直沉进胃里，浑身的燥
热一下子就被浇灭了。吃得急了，汁水顺着
下巴滴在背心上，母亲摇着蒲扇走过来，嘴里
念叨着“慢点吃，别冰着肚子”，手里却把最中
间、最甜的那一块递给了我。

吃完瓜，父亲总舍不得把瓜皮扔了，他拿
起一块干净的瓜皮，在胳膊上蹭一蹭，说是能
降温去痱子。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下咽顿
除烟火气”，只知道这口瓜吃下去，连眼睛都
是舒服的。

现在城里的超市一年四季都有西瓜，冰
箱也能随时拿出冰镇的。但不知道为什么，
吃在嘴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想想，大
概少的是那口深井的天然凉意，是捞瓜时的
那份眼巴巴的期盼，也是那个只要一块西瓜
就能高兴一整晚的自己。

案头的诗词再雅，终究抵不过记忆里那
口带着井水味的甜。前几天路过菜市场，听
见摊主一刀下去“咔嚓”一声，我愣了一下。
脚步没停，但鼻子好像已经闻到了老家那口
深井的味道。

西瓜记
○ 张红军


